
书画艺苑 2013年7月30日 星期二

主持人：李树森

电话：010-65363425

E-mail：haiwaiban@126.com

人民书画艺术网：www.people-art.com.cn

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

中国焦墨山水画的一座奇峰
———访著名画家崔振宽

李树森

崔振宽，陕西长安人，!"#$ 年生于西安，%"&'

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为陕西省山水画研

究会名誉主席、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顾问、西安美术学院客座

教授、陕西国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年

获“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造型艺术奖提名奖”。

从生活中入，从生活中出

李树森：您的艺术特色可概括为“从生活中入，从生

活中出”，也可被视为自黄宾虹的“从传统中入，从传统

中出”之后，中国山水画家在现代进程中的又一成功范

例。然而“入”容易，能“出”者则凤毛麟角。请谈谈您

是怎么走“出”来的？

崔振宽：文人画长期脱离生活，所形成的概念化、符
号化、程式化阻碍了中国画的发展，它在明清以后明显走
向衰落。“五四运动”以后，大家都在考虑怎样复兴中国
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安画派结合实践提出了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当时在全国影
响非常大。

艺术伸向生活，也就是深入写生，在生活里面发现
美，形成艺术创作的一种灵感。长安画派一方面强调深入
生活，另一方面强调要深入传统。

这些对我影响非常大，在我的理解中，深入生活，目
的是在生活里发现创作的动力。所谓“出来”，是说艺术
不是生活的翻版，它要表现一种对生活的感受。实际上是
从精神的层面，体现作者的一种心态，不跳出生活就达不
到艺术提炼的境界。同时还要深入传统，但如果你在传统
里面跳不出来，就形成不了自己的艺术面貌，体现不出自
己的精神境界。

我的老师罗铭非常重视写生，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
很大。我在早期是对景写生，后来就画速写，这就通过速
写把现实生活的感受转换成了艺术符号，然后我在画室里
又把这种艺术符号再转换成“笔墨”，变成我的作品。这
两次“转换”就是从“生活”到“创作”的过程，体现了
我的审美、我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艺术的追求，并逐渐成
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面貌，以及作品里的精神内涵。

中国画创新是时代潮流

要解决好素描跟笔墨打架问题

李树森：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一直处于守旧与创新
的迷茫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西之争和传统与现代之

争。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在当今中国画坛，您既有独特个人风格，又有突出的

创新成就，还是被公认的传统功力最为深厚的画家之一，

这是不是已经表明了您的艺术观点？

崔振宽：这些争论实际上是对旧文人画的
一种革新、革命，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革新
和保守之争，是一种现代和古典之争。我觉得主
流观念应该是革新的，应该是创新的，因为这是
时代的潮流，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
定的。

现代的教育、教学制度，都是在强调新的
东西。新的东西实际上主要就是西洋的，引进
西方的教育，引进西方的画法，最主要的就是
造型基础的问题。我们引进了素描，认为素描
是一切艺术造型的基础。

现在很多人对以素描为造型基础提出了置
疑，争论点就是中国画的造型基础到底是什
么，有人提出应该是以书法为基础。对于这个
问题，我不认为素描对中国画有多大的害处，
素描作为一种造型的能力，作为写实的一种手
段，学了没有什么坏处。问题是如果你把素描
完全理解为写实的，把它搬进国画里面也是写
实的，也就是用笔墨来模仿素描、把笔墨仅只
作为模仿写实的工具，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在
几十年的绘画历程中，我感觉素描这个造型能
力对我很有帮助，而不是有害。

素描里提到一个整体性观念，从局部到整
体，整体到局部，强调把握整体的能力。这种
能力在国画里面同样有，只是说得不明确。中
国山水画的积墨跟素描最基本的道理是一致
的，如果把这一点弄清楚，对中国画把握整体
的能力和实现厚重感很有帮助。如果你把素描
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明暗关系、透视关系和写实

手段，这就跟国画有很大矛盾了。对此，有些画家一直到
老他的素描跟笔墨还在打架。

我更追求作品精神的当代性

李树森：从题材和造型的表面性上，似乎看不出您作

品具有鲜明的现代感和当代性，但确实又具有极强的当代

性气象。请解读一下您作品的现代感和当代性。

崔振宽：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题
材的当代性，一个是精神的当代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精
神的当代性。就像人们常说的，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
重要。

有人用代表现代的一些物体、符号表达现代感，但我认
为不要过分追求太表面化的现代感。我们看黄宾虹的画，不
是现代题材，甚至也跟古代那些画家画的山水没有大的区
别。但是他从原来绘画中那种恬淡画到最后很厚、很密、
很黑、很重，把过去提倡的空灵的东西画得很满，构图很
丰富、饱满，笔墨从早先的秀润到最后的苍茫、生辣。他
把笔墨提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全新感
受，一种振奋的、激动的感觉。与过去相比，视觉上的感
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具有了现代感。我觉得这是一种精
神的转移，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转换。当代人的精神追求，
跟过去文人那种恬淡的远离生活的追求已经不一样了，不
管你怎么来理解它，它已经变成古典，变成了过去。

我觉得这种具有苍茫的、厚重的、饱满的东西，是当
代人新的精神趋向，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正是我在
绘画里所追求的。

现在有一些画家为表现现代感，把西方的现代艺术搬
过来，但那还是表面的，是人家的，不是中国精神的，不
能反映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艺术要立足到国际上，靠那
样是不行的。当然这是从发展中国画的角度来说的，至于
有些画家作为个人爱好则另当别论。

黄宾虹是中国画现代转型最杰出代表

李树森：由于缺乏知音，黄宾虹曾预言自己的艺术需

五十年后方得真评。观您的作品，画面之黑、形象之浑、

趣味之苦、笔墨之拙，既不同于古典文人画情趣，也和世

俗大众审美趣味相去甚远，更与时下之时尚或流行画作形

成了鲜明对照。这似乎表明您个性鲜明的艺术具有超越当

下的意义。对此您怎么看？

崔振宽：我没有太多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用我的心
境和个人兴趣，及我对艺术的理解，对艺术审美的追求来
对待这个问题，没有想过要超前到什么程度，也不太考虑
别人能不能接受。

黄宾虹当年经过苦苦的探索，形成了新的风格面貌，
但是没有人理解，甚至很多人认为他是乱画。我觉得不奇
怪，黄宾虹的追求已经超越当时那个时代了，他超越了当
年人们审美的习惯或者水准，也就是所谓“曲高和寡”。
他的超越，其中之一是笔墨的抽象性。他说中西绘画本质
上是一样的，他指的就是中国画的抽象性与西方现代艺术
的抽象性。他不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只是按自己的想
法，把那种情感充分地宣泄到画面上。但是他不是随便画
的，他长期研究传统，有独特的理解，所以他对那种超越
是有自信的，他认为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符合的，也是
符合艺术规律的。

现在看来，黄宾虹以一个绘画大师的风度引领了人们
新的审美潮流，他不光是影响到传统绘画，还影响到现代
艺术、各种艺术形态，甚至包括西画，很多油画家对他的
画很喜欢。所以现在有人评价他是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最杰
出的代表，可以说他就是中国绘画走向现代的一个里程

碑。塞尚是西方现代艺术之父，有人说，他如同现代艺术
里面的塞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艺术的理解，一向都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传
承，一种是强调个性。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而且
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中国画的表现手段，也就是笔墨
的特性，更容易形成一种传承的意识，这方面与西方绘画
有很大的不同。受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影响，中国画
很强调传承精神。我确实喜欢黄宾虹的绘画，我认为他作
品的精神性远胜于技术性，想摆脱挺难的。近些年我在焦
墨方面就试图既传承，又有创新，但是做得到底怎么样还
是要借鉴别人的评论。

与黄宾虹绘画境界不同

李树森：著名艺术评论家刘骁纯曾提出“黄宾虹、

崔振宽画脉”一说，并进一步指出，崔振宽之所以成为画

脉主要还不是他延续了黄宾虹，而是因为其延续了黄宾虹

的问题，崔振宽是用自己的办法解决的，创造了自己的笔

墨、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形式。

您学习了黄宾虹的技法，更汲取了他的精神，而且形成

了自己的独特风貌。请您谈谈黄宾虹对您的影响，以及画作

上各自的特点。您认可“黄宾虹、崔振宽画脉”一说吗？

崔振宽：(''( 年我办展览的时候，刘骁纯写了一篇
《关于“黄宾虹课题”》 的文章。(''$ 年我在西安办回顾
展时，他提出“黄宾虹脉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黄宾
虹课题这个思路上再延续。他提黄宾虹脉系的时候，他举
例说徐悲鸿和蒋兆和，这是徐悲鸿脉系。他说我这个绘画
跟黄宾虹的关系，也是形成一种前后文关系，一个传承关
系。同时，他认为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面貌特点，特别
是焦墨，已经和黄宾虹拉开距离，而且有所发展。

黄宾虹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国画大师。所谓黄宾虹课
题，就是他的笔墨体系。能进入黄宾虹这个课题，说明无
论是传统，还是笔墨，绘画精神，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当然，进得去，更重要的还是要走出来。在与黄宾虹
拉开距离方面，我做了大量的思考与探索，我认为正拉得
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焦墨方面。我觉得黄宾虹绘画，他的
笔墨超越了传统，现代感比较强，但他的境界还在传统文
人画那个范畴内。我现在的画，从笔墨的符号上，更追求
现代感，就是追求一种抽象性。进一步把形象隐到画面后
面，把笔墨拉到前台，更强调笔墨本身的一种现代感，包
括视觉上的冲击力和笔墨的力度，和笔墨的独特欣赏价
值。黄宾虹那个时代文人画情怀还比较重，我现在基本上
不追求那个东西，所以体现在画面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绘画的境界比较有现代性，不是传统的文人画。

避免用焦墨的办法模仿水墨

李树森：对于焦墨画法，黄宾虹认为：“然用焦墨，

非学力深入堂奥，不敢着笔。”可见焦墨之难，甚至有人

认为在中国山水画的类型当中，焦墨山水画是最难画的一

种，而您在焦墨画法上却取得了很大成功。请介绍一下您

的探索体会与成果。

崔振宽：焦墨是纯粹的用笔，没有任何可修饰的地方，
也不能有所谓藏拙之处，这使得它的难度比较大。有时候
在很复杂的画面里面，多一笔都不行，会感觉非常跳。水墨
有时候可在浓淡变化中进行一些美化调节，有些地方可通
过淡墨渲染或者是点染把用笔的一些弱点给隐藏起来。

如果用笔的力度不够，对笔的理解、对笔墨结构的理
解不够，则很难画好焦墨。往往画焦墨的人，他是用焦墨
的办法来模仿水墨，就是说，他处理画面的层次，是用焦
墨来模仿水墨的那种远近关系、虚实关系，所以画出来的
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体现焦墨的特点。焦墨因为没
有浓淡，需要用笔墨的结构和虚实来处理画面的空间，最
虚的地方也是同样的墨，只能通过用笔的轻重不同、疏密
的不同、以及笔墨结构关系的不同来解决，画焦墨要掌握
这个规律特点。我觉得我的焦墨画，是把焦墨本身的特点
体现出来了。

惬意于自己单纯的生活方式

李树森：您的山水画雄浑厚重、古朴苍茫、大气磅

礴，具有大气象、大境界，极富震撼力和感染力。从作品

中还可以看出，您达到了一种精神的纯粹和一种笔墨的纯

粹，这正是画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当下浮躁的书画界，

做一个纯粹的画家，是不是很难？

崔振宽：我没有刻意去追求名利或官位，顺其自然。
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感情。觉得自己单纯
一些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很惬意，虽然常常苦中作
乐，但没有什么苦恼。

如果说有难处，那是艺术上的难，不是其他的方面。
我始终认为，艺术如果没有足够的难度，艺术就高不了。
对全身心追求艺术的人，我觉得主要是难在这方面。

金钱和官位可以说对我一点诱惑都没有。由于观念相

距比较远，所以有时候曾对过分的炒作，过分的讲究表面
的东西，有一些反感。但是现在也不反感了，因为我觉得
跟我没关系，就不用在意，我喜欢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市场，因为现在是商品经济社会，免不了要看这
些的。有人就劝我到北京去，说这样个人名气、市场会发
展得更好，还有人建议搞一个什么炒作活动。我从来不考
虑这些问题，也没想要到北京去发展。在西安，我的画市
场应该算比较认可的，但是从来没有炒作过。

中国画区别西画之笔墨必须坚守
支持“强元”理念与倡导

李树森：著名美术评论家殷双喜说：“在石鲁之后，

崔振宽发展出独特的表现黄土高原的线形体系和渐具符号

性的艺术风格，这就是以骨法用笔作为基本写画手段，将

书法性用笔引入画中，以不同形式的线条结构画面。”又

说：“崔振宽的山水画坚定了我对中国画的发展信心，即

它在新世纪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意义。”请介绍一下您的

骨法用笔，也简单谈谈您对中国画发展前景有何看法。

崔振宽：我早期受长安画派的影响，后来受黄宾虹的
影响。黄宾虹主张书法用笔，以书入画，就是写。石鲁当
年也强调写，但不是完全的书法用笔，他是追求笔法的多
种变化。黄宾虹提出了一个更纯粹的本体的问题，就是书
法用笔，笔笔都是写出来的，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我认为
这个特点最代表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无论是传统的书画
同源也好，还是中国画在世界上最突出的特点也好，这应该
都是最本质的一点。我喜欢书法用笔，今后还会坚持下去。

我提倡艺术要多元化，大家都根据自己的性情、理
解、爱好兴趣，来做自己的艺术。但是我觉得确实应该有
一个主导，这正是你们提出的在“多元”环境之下，通过
中国画“强元”形成主导的号召。我认为“强元”理念与
倡导很好，我们必须强调本民族的特点、核心审美观念，
建设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画在世界上
占据应有的位置。说的具体一点，就是笔墨必须坚守，因
为它是中国艺术立足世界艺术之林的一个最重要、最独特
的特征，是中国画不同于其它画种的主要区别。不管是创
新还是传统继承，如果丢掉笔墨，那就不是中国画了。它
不仅是一个独特性的问题，笔墨是最高妙的东西，是中国
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内涵无限丰富。

其实，西方的抽象艺术都直接或间接地受东方文化和
写意中国画的影响，抛开政治和商业等因素，西方真正的
大艺术家和评论家，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现在的西方人
对中国画里精神性内涵之丰富，笔墨变化之微妙，很难理
解。我认为西方人将来对中国艺术是会理解的，西方的抽
象艺术将来跟中国绘画的抽象性，会对接、联系到一起，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金台记：

崔振宽，他受长安画派影响，数十年坚持深入生活，坚持写生。他受黄宾虹影响，

坚持书法用笔，坚持作品的精神追求。

当画坛还在争论如何“入”如何“出”时，他已经用焦墨山水形成独特创新面貌，

在境界的现代感等方面与黄宾虹拉开了距离。

崔振宽的焦墨山水，凸显了中国画笔墨之精髓和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回避了传统

文人画严重脱离生活的弊端，为中国焦墨山水画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当下浮躁的美术界和红火的市场环境下，书画家包装炒作盛极一时，他却不谋官、

不刻意追逐名利，自甘寂寞，用一种单纯的生活方式，尽量保持着艺术家的纯粹性。

在大国崛起、中国画争取世界应有位置的征程中，我们需要这种单纯的为艺术献身

终生的精神。功名利禄只是一时，好的作品才是永久传世。

渔港一别

朝圣图 华山千尺幢


